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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四好农村路”串起诗画美景
——杨华、钱鸣、红兵摄影报道

近年来，繁昌区依托“四好农村路”提质改
造美丽公路建设目标，推动景、路融合，探索

“美丽公路+”特色经济、特色旅游、慢生活等
模式，实现公路建管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通过无人机空中俯瞰，展示“村村相连、路路相
通”，“交通线”“风景线”“产业线”融合发展，迸
发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从“走得了”迈向“走
得好”，山水蜿蜒间，诗画美景一路同行。

芜黄高速繁昌段互通枢纽

淮九路段生态美

八分村梯田串起诗画风光

村村相连、路路相通中分村美丽晨光与乡间公路的邂逅

盛昌林：择一事终一生40年义务守护“人字洞”
□本报记者 刘先才 黄乐

今年是国保单位“人字洞遗址”
发现 40 年，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金昌柱，提起“人字洞”
的价值，他庆幸地说：“1985 年 5 月，
暴雨让“人字洞”塌方，他第一时间
通知我们，省里专家当天去了，我
们第二天也到了，抢救了很多宝贵
的古生物化石，包括旧石器，“人字
洞”遗址让亚洲人类的历史至少提
前了 60 万年。如果没有他的通知，
损失会很大，他对‘人字洞’遗址作
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金昌柱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这
个人叫盛昌林。他是孙村镇农民，
是“人字洞”最早发现人之一。为
了保护好遗址，40 年来，他放弃了
祖传的事业，告别了“金饭碗”，风
雨无阻，保护遗址。他坚守“择一
事终一生”的守护初心，他践行着

“国家利益至上”的伟大信仰。
冒着被开风险，他把采石场“废

物”送到了中科院
1982 年 4 月，孙村镇癞痢山下

的水泥厂在炸山取石时，出现大批
稀奇古怪、形状各异的骨头。在水
泥厂从事医务工作的盛昌林出于职
业敏感，当即收集了十几麻袋。之
后 ，采 石 场 每 一 次 放 炮 他 都 来 收
集，还发动工友帮他捡拾，虽然这
些骨头在他的人体解剖书上找不到
线索，但他从一位下放的大学老师
那里找到了答案：是大象化石。盛
昌林从没见过大象，于是向各地专
家求援，呼吁若有价值请共考察。
他的举动让工友们抵制，担心采石
场会被关闭，将导致水泥厂倒闭、
大 家 失 业 。 厂 领 导 也 劝 他 别“ 肇
事”，以免被开除。盛昌林求索之
心不改，私下请去大城市出差的朋
友带上化石去科研机构考证。1984
年，工友盛宏江将化石交给了北京
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黄万

波，1986 年，这些化石被鉴定为库
班 猪 的 化 石 ，距 今 1200 至 1600 万
年，专家要求企业禁止开采化石出
现的区域，请求盛昌林利用工作之
便“全权负责”遗址保护工作。

1998 年，“人字洞”堆积层列为
国家科考项目，北京的中科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安徽省文
物局、繁昌县文物馆联合组织了科
考队，在尚未正式发掘时，当年 5 月
11 日晚，“人字洞”堆积物出现大面
积塌方，大量化石裸露出来。正在
夜巡的盛昌林心急如焚。次日一大
早，盛昌林保护好现场后，立即向
公安部门、文物管理部门及省、国
家有关部门打去电话，及时报告了
这一危急情势。

省内的科考队员于当天下午赶
到现场，立即对塌方现场进行保护
和清理。第二天，中科院的专家也
飞赴到孙村发掘，共发现灵长类骨
牙化石、脊椎动物化石计约 50 种；
同时采集到了几件疑为人工制品的
石英片麻岩、硅质灰岩标本，后经
权威旧石器考古学家考证，确定了
其人工性质，“人字洞”从此进入文
物保护单位名录。

参与此次抢救性发掘工作的北
京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金昌柱在受访中多次肯定盛昌
林：他的及时报告对保护、挽救“人
字 洞 遗 址 ”起 到 了 不 可 估 量 的 作
用！

“人字洞遗址”科研价值一经确
定，采石场迅速被关闭，水泥厂也
在不久后关停。原长数百米的“人
字洞”断裂带所幸还有 150 多米未
受破坏，为进一步科考提供了重要
的空间。

挨家挨户寻“国宝”，他把流散
民间的化石捐给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对“人字洞
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条件
尚不具备，国家、省等各级文物管
理部门来孙村了解情况后均委托地

方先行保护，叮嘱盛昌林一定要为
国家守护好遗址。

盛昌林在“人字洞遗址”发现之
初，便有意识地收集，之后，他又把
目光转向工友和当地村民，因为有
些化石被他们带回家做了摆件。

每 个 化 石 都 可 能 涉 及 人 类 起
源，每个化石都可能事关中国及亚
洲人类文明。盛昌林深知第一时间
追回流失民间的化石的意义，他开
始托人说情，“讨要”流散民间的化
石。虽然是乡村医生，但盛昌林德
高 望 重 ，他 继 承 了 祖 传 的 骨 科 秘
方，又自费去广东进修骨科技术，
治疗断胳膊断腿效果立竿见影，病
人排队找他治疗。盛昌林医德也倍
受推崇，病人即使身无分文，也可
以吃喝住在他的家里。盛昌林说：

“差我钱的人太多了，我们不是为
了钱才给人看病，病人找到你，（把
他们治好）就是你的责任。”

为了让每一块化石都展现其价
值，盛昌林跑遍工友和附近村民的
家，对不太配合的人，他三番五次
地上门，没完没了地讲解化石的重
要性。“这个东西在你手里一文不
值，交给国家就是国宝，是无价之
宝……几百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
（保管失当）破坏了就永远见不到
了。”工友和水泥厂附近的村民很
多人都是盛昌林的病人，受过他的
照顾，经不得他软磨硬泡，只好交
还给他。至于少数矢口否认家里有
货的，盛昌林就游说一些知情人，
找到一些“证据”再去攻关，直到拿
回化石为止。

“人字洞”名气越来越大后，很
多人托人想搞点化石把玩，盛昌林
总是说这个东西不能给，给你就你
一个人知道，交给国家全世界都知
道。这不是我的东西，这是我们国
家的宝贝！

1998 年，国家科考队对“人字洞
遗址”正式发掘时，盛昌林把自己
捡拾的化石全部上交，又将自己从

民间搜集的 5 麻袋近 20 个种类的化
石，全部无偿献出，这些化石为研
究亚洲人类的历史提供了实物支
持。

“首富”变身“最穷”他坚守“国
家利益不能受损”的信仰

“人字洞遗址”公园入口处的大
樟树是盛昌林栽的，他家原来就在
那里。村里很多人经商、开矿、办
厂，涌现了大批富人，有的资产上
亿，而 30 多年前，盛昌林不仅是村里
最富的，也是周边地区最富的人，他
家盖了全区农村第一幢楼房。

但自从发现化石后，盛昌林转
移了爱好，他再也没心思出诊，时
常把找上门的客户推给了同行。他
每天晚上都要提着手电筒上山巡
逻，生怕有人破坏或盗挖化石。他
一个劲地与各地专家打交道，“人
字 洞 ”一 有 新 情 况 立 即 向 他 们 汇
报。他对科研越来越着迷，文物报
刊知识满足不了他，他主动向中科
院专家借书看，多年来，专家们一
直都在给他邮寄《化石》等专业资
料，盛昌林的专业水平得到了金昌
柱研究员的首肯。

每次“人字洞”发掘，盛昌林都
是贤内助，周密协调科考队与当地
企业、村民的关系，让工作顺利推
进。盛昌林每天给队员房间消毒，
晒洗衣物、备好物资，还按每个人
的忌口精心特制饭菜。他还是科考
队员的“御用医生”，吃药、吊水之
类的医疗服务都由他提供，并且是
随时随地的免费服务。多年来，中
科院专家把盛昌林当成好友，认为
他 是 科 考 队 名 符 其 实 的“ 编 外 队
员”。

繁昌文物管理部门任命盛昌林
为“人字洞遗址”文物保护员，虽然
没有薪水，但盛昌林却十分重视，
一心想着如何讲好“人字洞”故事，
让更多的人来爱护“人字洞遗址”。

2000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暴雨
如注，盛昌林接到通知立即到“人

字洞遗址”讲解。时间紧，盛昌林
来不及穿雨衣，骑上摩托车就往山
上跑，山路崎岖不平，大雨模糊了
眼镜片，被洪水冲出的一个大坑让
他空翻栽倒，髌骨骨折，韧带都露
了出来。盛昌林忍着剧痛，一只手
捂着，一只手回电说赶快请别人讲
解，别误事。盛昌林一瘸一拐挪到
山下的卫生院，手术中他疼得晕了
过去。

这些年来，盛昌林晚上在山上
巡逻受的伤更多，提起受伤，他的
老伴心疼又生气，说盛昌林心里只
有“人字洞”，别的都当成空气，好
好的医生不当偏要找罪受，“人字
洞公园”建设要拆房子时，他把院
子以及好多大树都白送了出去……

盛昌林对家人也很愧疚，他说
考古人员来到“人字洞”后，自己就
介入到他们当中，几乎就不怎么从
医了，家庭搞得比较困难，全镇三
四十个同行，2000 年以后，就数他
们家最穷，家里收入就靠田里的那
一点点收入。

近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
越多，大家都点名要“有问必有答”

的盛昌林来讲解。据统计，每年听
他讲解的游客超过 10000 人，有效
地提升了民众文物保护意识。

当被问及几十年守护“人字洞”
的初心是什么，盛昌林说是责任，

“中科院专家对我说保护、发掘这
些古人类东西，目的是研究我们人
类的进化史，外国人对中国出土的
东西不太认可，‘人字洞遗址’可以
纠正他们的偏见。这个意义重大，
我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不能给中
国考古界造成损失。”

“人字洞遗址”的发现是国家
“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
其环境背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2020 年 7 月，国际古人类学著名期
刊《人类演化杂志》上发表了发现
于安徽繁昌的上猿超科新属种：金
氏繁昌上猿，其生存年代距今约为
1800 万年。繁昌上猿的发现为上猿
超科的演化历史提供了新的认识，
证明东亚地区是上猿超科重要的早
期演化中心。盛昌林 40 年如一日
守护“人字洞遗址”，有效地保护了
文化遗产，为我国“文化自信”作出
了积极贡献。

盛昌林在老宅（现人字洞入口）前接受记者采访


